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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
是
考
試
的
月
份
，
也

是
離
別
的
月
份
。
五
月
的
雨

水
與
遲
來
的
熱
潮
，
愁
煞
了

將
要
離
別
的
脆
弱
，
還
要
面

對
茫
然
的
未
來
。

經
過
這
些
日
子
的
人
，
知
道
往

後
的
人
生
變
化
多
端
。
曾
在
校
園

裡
十
指
緊
扣
、
推
心
置
腹
的
摯
友

們
，
將
要
個
別
獨
自
面
對
風
浪
。

從
前
下
雨
，
會
有
人
撐
起
雨
傘
前

來
照
顧
，
甚
麼
事
都
一
起
商
量
，

並
肩
作
戰
，
如
今
在
五
月
以
後
各

奔
前
程
。
從
前
的
光
榮
和
眾
人
的

肯
定
，
日
後
洗
牌
重
來
，
走
進
陌

生
的
人
群
裡
，
好
像
一
切
都
未
曾

發
生
。

畢
業
派
對
上
，
眾
人
忘
我
的
歡

呼
過
後
，
不
忍
的
場
面
接
踵
而

來
。
好
端
端
的
男
兒
漢
在
派
對
一

角
頹
然
坐
下
，
流
下
淚
水
，
美
女

們
更
是
花
容
失
色
。
這
是
成
長
的
洗
禮
，
彼

此
都
曾
付
出
過
真
心
，
也
嚐
過
一
生
裡
難
能

可
貴
的
情
誼
。

﹁
您
無
法
預
知
未
來
，
但
您
能
回
顧
。
您

必
須
相
信
生
命
中
的
點
點
滴
滴
，
有
天
都
將

會
連
結
一
起
。
您
必
須
要
有
信
心
，
無
論
是

您
的
直
覺
、
命
運
、
生
命
或
業
力
，
終
究
會

予
您
力
量
向
㠥
理
想
邁
進
。
在
未
來
使
您
繼

續
成
長
的
，
將
會
是
每
一
個
過
去
、
現
在
與

未
來
的
意
義
。
﹂

過
去
、
現
在
與
未
來
的
共
存
時
態
，
自
是

海
德
格
著
名
的
存
在
觀
與
歷
史
觀
。
現
在
將

要
告
別
的
一
切
，
正
如
我
們
曾
經
與
之
告
別

的
親
人
，
原
來
日
後
都
會
在
每
一
個
當
下
潛

伏
㠥
，
等
待
將
來
歷
久
常
新
的
記
憶
。
會
哀

慟
的
會
思
念
的
和
會
記
起
的
，
將
來
都
會
不

斷
來
訪
，
伴
您
左
右
。
不
知
內
情
的
人
會
奇

怪
您
為
甚
麼
在
五
月
天
忽
然
緘
默
起
來
，
或

嘴
角
帶
笑
。
從
來
都
沒
有
永
別
這
一
回
事
。

百
家
廊

袁
　
星

五月天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某
夜
重
看
布
紐
爾
︵L

uis
B
unuel

︶
的
︽
黃
金

年
代
︾，
看
到
一
頭
母
牛
躺
在
一
個
年
輕
女
子
的
床

上
，
一
隻
長
頸
鹿
和
一
棵
燃
燒
的
松
樹
從
陽
台
被

扔
下
來
，
便
想
起
方
剛
在
︽
動
物
哲
學
︾
談
到
的

長
頸
鹿
：
﹁
沒
有
人
聽
到
過
長
頸
鹿
的
叫
聲
。
一

些
動
物
學
家
說
，
這
是
因
為
長
頸
鹿
沒
有
聲
帶⋯

⋯

另

一
些
動
物
學
家
反
駁
說
，
長
頸
鹿
也
有
聲
帶
，
只
是
牠

們
不
願
意
發
出
聲
音
罷
了⋯

⋯

聲
帶
的
有
無
其
實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
長
頸
鹿
不
出
聲
，
這
才
是
事
實
。
﹂
可
是

達
利
︵Salvador

D
ali

︶
的
超
現
實
畫
作
︽
燃
燒
的
長
頸

鹿
︾
卻
有
一
陣
緊
接
一
陣
的
無
言
呼
喊
。

︽
黃
金
年
代
︾
有
兩
名
編
劇
：
布
紐
爾
和
達
利
。
達

利
將
︽
燃
燒
的
長
頸
鹿
︾
以
拼
貼
的
方
式
展
現
於
電
影

中
，
原
畫
是
一
幅
無
限
廣
遼
的
月
下
景
色
，
展
現
兩
個

巨
大
的
夢
中
形
象
：
燃
燒
的
長
頸
鹿
和
兩
個
遍
體
抽
屜

的
女
人
。
論
者
認
定
達
利
的
長
頸
鹿
是
惡
的
象
徵
，
而

且
通
常
指
向
男
人—

—

當
前
方
女
體
的
抽
屜
被
打
開

時
，
後
方
的
長
頸
鹿
便
全
身
燃
燒
起
來
。
是
不
是
有
什

麼
秘
密
像
紙
包
不
住
火
了
？
達
利
說
：
他
創
造
的
是

﹁
一
個
描
繪
某
種
洞
察
力
的
寓
言
，
從
人
們
的
秘
密
抽
屜

流
泄
而
出
的
多
樣
化
的
自
戀
氣
味
﹂。

在
電
影
︽
生
日
女
郎
︾
裡
，
倒
有
一
頭
只
會
說yes

的

長
頸
鹿—

—

在
一
個
名
叫
﹁
愛
在
俄
羅
斯
﹂
的
網
站

上
，
英
國
銀
行
職
員
約
翰
︵
賓
卓
別
連
飾
︶
訂
購
了
一

個
俄
羅
斯
女
郎
︵
妮
歌
潔
曼
飾
︶，
她
美
麗
而
性
感
，
可

不
會
說
英
語
，
約
翰
於
是
戲
謔
地
問
她
：
﹁
妳
是
一
頭
長
頸
鹿

嗎
？
﹂
她
照
例
說yes

。
天
啊
，
只
會
說yes

的
長
頸
鹿
是
不
存
在

的
，
那
是
美
麗
的
誤
會
，
情
慾
的
騙
局
。

游
靜
的
︽
好
郁
︾
剪
貼
了
幾
段
無
聲
的
長
頸
鹿
紀
錄
片
，
牠
們

優
雅
地
吃
高
處
的
樹
葉
，
喝
低
窪
的
水
，
信
是
夢
遊
女
子
陳
國
產

的
動
物
寓
言
。
那
靜
默
得
有
點
震
耳
欲
聾
的
荒
涼
，
有
內
地
青
年

詩
人
張
玉
明
的
︽
荒
涼
六
行
︾
堪
可
鑑
照
：
﹁
誰
／
將
長
頸
鹿
／

眺
望
的
細
脖
子
／
挽
成
死
結
／
內
心
荒
涼
／
天
暗
下
來
﹂。

長
頸
鹿
是
動
物
世
界
的
異
類
，
牠
高
瞻
遠
矚
，
但
無
法
看
清
楚

自
己
不
成
比
例
的
龐
大
身
軀
；
舉
止
優
雅
，
但
掩
飾
不
住
脆
弱
與

抑
鬱
；
有
雪
青
色
的
長
舌
，
卻
是
天
生
的
啞
巴
；
生
性
高
傲
，
卻

不
得
不
低
頭
喝
水⋯

⋯

昆
德
拉
在
︽
生
命
中
不
能
承
受
的
輕
︾
裡
嘗
言
，
追
求
女
色
的

男
人
大
致
有
兩
類
型
：
抒
情
型
和
敘
事
型
。
前
者
在
女
人
身
上
尋

找
他
們
自
己
，
以
及
他
們
的
理
想
，
但
永
遠
尋
不
㠥
，
於
是
注
定

永
遠
失
望
；
後
者
只
是
對
女
人
感
興
趣
，
不
帶
任
何
主
觀
的
理

想
，
所
以
永
遠
沒
什
麼
失
望
。
昆
德
拉
可
沒
說
穿
，
他
們
其
實
都

是
長
頸
鹿
，
像
長
頸
鹿
那
樣
自
相
矛
盾
、
笑
中
有
淚
，
那
樣
狀
若

高
傲
優
雅
地
拖
㠥
沉
重
的
身
軀
，
卻
不
能
承
受
生
命
中
的
輕
。

在
這
小
說
裡
，
湯
瑪
斯
無
疑
是
敘
事
型
，
他
對
奇
特
的
事
物
總

有
一
份
好
興
致
；
他
有
一
個
女
人
，
非
常
高
，
比
他
高
出
一
截
，

不
比
尋
常
的
臉
上
有
修
長
細
窄
的
鼻
子
。
恐
怕
不
能
說
那
張
臉
很

有
吸
引
力
，
也
不
能
說
它
沒
有—

她
像
一
頭
長
頸
鹿
，
綢
緞
和
機

靈
男
孩
的
怪
異
合
體
。
尖
刻
似
乎
是
昆
德
拉
的
慣
技
。

將長頸鹿的脖子挽成死結
葉　輝

琴台
客聚

原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
全
國
人
民
代
表
大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副
委
員
長
倪
志
福
，
月
前
在
北
京

逝
世
，
我
已
託
友
人
在
京
代
為
致
唁
。

在
擔
任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期
間
，
每
年
均
有
與
倪

志
福
接
觸
。
其
實
早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
我
參
加
香

港
勞
動
節
赴
京
代
表
團
，
已
和
他
見
過
面
。
那
時
候
他

是
全
國
勞
動
模
範
，
以
發
明
﹁
倪
志
福
鑽
頭
﹂
著
名
。

當
年
會
見
的
還
有
一
位
全
國
勞
動
模
範
李
瑞
環
，
他
後

來
的
官
職
更
高
，
當
上
了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倪
志
福
後
來
由
上
海
調
京
，
擔
任
全
國
總
工
會
主

席
。
總
工
會
每
年
﹁
兩
會
﹂
期
間
，
都
與
港
澳
工
會
、

教
育
界
代
表
聚
會
並
宴
請
，
我
因
得
與
他
面
對
面
交

談
，
並
贈
他
多
本
拙
著
，
因
而
他
對
我
也
頗
有
印
象
。

他
退
休
後
，
曾
到
他
的
寓
所
探
訪
他
，
他
說
很
喜
歡
看

我
寫
的
遊
記
，
並
希
望
我
以
後
有
新
著
再
送
給
他
。

多
年
沒
有
接
觸
，
忽
聞
噩
耗
。
而
且
他
還
未
進
入
老

年
︵
享
壽
只
七
十
九
歲
︶，
與
其
他
高
級
領
導
人
得
享

高
壽
來
比
，
算
是
走
得
早
了
一
點
。

有
人
認
為
他
的
升
遷
是
得
益
於
文
化
大
革
命
，
也
許

和
﹁
四
人
幫
﹂
也
扯
上
關
係
。
但
如
果
他
與
﹁
四
人
幫
﹂

有
牽
連
，
文
革
以
後
在
中
共
中
央
第
十
一
、
十
二

屆

︵
一
九
七
七
至
一
九
八
七
年
︶，
特
別
是
中
共
﹁
十
二

大
﹂，
便
不
會
當
上
政
治
局
委
員
。

當
然
，
在
當
年
強
調
工
農
出
身
的
幹
部
當
權
，
倪
志

福
應
說
是
沾
了
工
人
出
身
的
光
。
不
然
他
也
不
會
在
文

革
後
的
十
年
，
當
上
兩
個
直
轄
市
北
京
和
上
海
的
市
委

第
二
書
記
。
但
他
從
一
個
鑽
工
或
自
學
或
進
修
而
當
上

工
程
師
、
總
工
程
師
，
應
該
說
還
是
有
本
事
的
。

他
在
最
高
位
的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員
的
位
子
上
退

下
來
後
，
還
擔
任
中
共
第
十
三
、
十
四
屆
中
央
委
員
，

共
當
了
六
屆
中
共
中
央
委
員
，
最
後
平
安
㠥
陸
。
身
後

獲
得
﹁
優
秀
黨
員
、
忠
誠
的
共
產
主
義
戰
士
﹂、
﹁
政

治
工
作
和
工
會
工
作
的
傑
出
領
導
人
﹂
的
稱
號
；
獲
得

現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七
位
常
委
到
八
寶
山
送
別
。
如

此
高
規
格
，
證
明
他
在
文
革
之
中
，
或
文
革
前
後
，
並

沒
有
﹁
站
錯
隊
﹂。

記倪志福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簡
稱
西
線
調
水
，
是
從
長
江
上
游
調
水
至
黃
河
。
即
在
長
江
上
游
通

天
河
、
長
江
支
流
雅
礱
江
和
大
渡
河
上
游
築
壩
建
庫
，
壩
址
海
拔
高
度

二
千
九
百
至
四
千
米
，
採
用
引
水
隧
洞
穿
過
長
江
與
黃
河
的
分
水
嶺
巴

顏
喀
拉
山
調
水
入
黃
河

是
從
長
江
上
游
幹
支
流
引
水
入
黃
河
上
游
的

跨
流
域
調
水
的
重
大
工
程
，
是
補
充
黃
河
水
資
源
不
足
，
解
決
我
國
西

北
地
區
乾
旱
缺
水
，
促
進
黃
河
治
理
開
發
的
重
大
戰
略
工
程
。

這
個
工
程
計
劃
，
也
有
一
些
缺
點
，
就
是
引
用
了
長
江
的
水
，
去
增
加
黃

河
上
游
的
水
。

黃
河
上
游
的
河
道
不
闊
，
流
量
不
大
，
作
用
有
限
，
引
用
太
多
的
長
江

水
，
會
使
得
蘭
州
水
淹
。
特
別
在
冬
季
，
黃
河
斷
流
，
長
江
上
游
的
水
量
又

不
足
。
還
有
一
個
問
題
，
這
個
方
案
並
沒
有
考
慮
新
疆
開
發
的
用
水
，
新
疆

的
水
源
怎
麼
增
加
？

最
近
有
中
國
的
專
家
學
者
提
出
了
利
用
雅
魯
藏
布
江
水
，
經
過
隧
道
，
到

達
新
疆
南
部
的
建
議
，
水
利
部
門
的
官
員
拒
絕
了
這
個
方
案
，
認
為
可
行
性

不
高
。
主
要
是
工
程
浩
大
，
成
本
高
昂
。
現
在
根
本
就
沒
有
足
夠
的
地
質
領

域
的
資
料
，
也
沒
有
具
體
的
路
線
圖
，
只
不
過
是
在
構
想
階
段
。
有
人
突
發

奇
想
，
既
然
新
疆
南
部
必
然
要
建
鐵
路
進
入
西
藏
，
為
什
麼
鐵
路
的
隧
道
不

可
以
分
為
兩
半
，
一
層
是
輸
水
隧
道
，
一
層
是
火
車
行
駛
的
隧
道
。

雅
魯
藏
布
江
的
南
面
聳
立
㠥
世
界
上
最
高
、
最
年
輕
的
喜
馬
拉
雅
山
，
其

北
面
為
岡
底
斯
山
和
念
青
唐
古
拉
山
脈
。
藏
南
谷
地
成
為
了
雅
魯
藏
布
江
的

通
路
，
與
谷
地
的
地
貌
相
一
致
，
雅
魯
藏
布
江
流
域
東
西
狹
長
，
南
北
窄

短
。
東
西
最
大
長
度
約
一
千
五
百
公
里
。
，

上
游
源
頭
海
拔
五
千
五
百
九
十
米
，
河
源
區
由
傑
馬
央
宗
曲
和
庫
比
藏
布

兩
河
組
成
。
河
長
二
百
六
十
八
公
里
，
集
水
面
積
二
十
六
萬
五
千
七
百
平
方

公
里
，
河
谷
寬
達
一
至
十
公
里
。
從
里
孜
到
派
鎮
為
中
游
段
，
河
長
一
千
二
百
九
十
三

公
里
，
集
水
面
積
十
六
萬
三
千
九
百
五
十
一
平
方
公
里
，
兩
岸
支
流
眾
多
。
這
裡
海
拔

已
降
到
四
千
五
百
米
以
下
。
中
游
河
段
呈
寬
窄
相
間
的
串
珠
狀
。
在
寬
谷
段
，
谷
底
寬

達
二
至
八
公
里
，
水
面
寬
一
百
至
二
百
米
，
有
河
漫
灘
，
也
有
高
出
水
面
十
至
一
百
二

十
米
的
階
地
。
水
流
平
緩
，
河
道
平
均
坡
降
千
分
之
一
以
下
。
雅
魯
藏
布
江
自
發
源
後

向
東
流
約
一
千
七
百
公
里
後
，
到
了
下
游
地
區
，
出
現
了
雅
魯
藏
布
江
的
大
峽
谷
，
位

於
中
國
西
藏
東
南
部
的
林
芝
縣
和
墨
脫
縣
境
內
，
長
四
百
九
十
六
點
三
公
里
，
峽
谷
最

深
為
六
千
零
九
米
。
雅
魯
藏
布
江
在
林
芝
縣
派
鎮
境
內
受
喜
馬
拉
雅
山
阻
擋
，
折
向
東

北
，
在
接
受
了
北
岸
支
流
帕
隆
藏
布
之
後
，
繞
南
迦
巴
瓦
峰
急
劇
轉
向
西
南
，
呈
連
續

的
兩
﹁V

﹂﹁U

﹂
形
的
大
轉
彎
，
切
穿
喜
馬
拉
雅
山
後
，
在
墨
脫
縣
巴
昔
卡
村
出
山
，

流
入
印
度
平
原
地
區
。
其
派
鎮
入
口
處
海
拔
二
千
九
百
一
十
米
，
巴
昔
卡
村
出
口
處
海

拔
一
百
五
十
五
米
，
高
程
的
落
差
二
千
七
百
多
米
。
有
消
息
說
，
中
國
已
經
計
劃
在
派

鎮
興
建
水
力
發
電
站
，
其
發
電
能
力
相
當
於
七
個
長
江
葛
洲
壩
水
電
站
。
這
段
峽
谷
河

床
單
位
河
段
水
能
蘊
藏
量
達
十
三
點
八
六
萬
千
瓦
／
千
米
，
為
世
界
大
河
之
最
。
水
能

總
蘊
藏
量
可
達
到
三
千
八
百
萬
千
瓦
，
為
長
江
三
峽
的
二
點
五
倍
。

西線工程南水北調
范　舉

古今
談

對
我
來
說
，
︽
金
枝
慾
孽
貳
︾
的
最

大
問
題
不
在
劇
本
或
說
故
事
的
方
法
而

在
演
員
，
因
為
他
們
大
部
分
都
沒
有
演

好
自
己
的
角
色
，
甚
至
沒
有
唸
好
台

詞
，
亦
沒
有
用
心
鑽
研
角
色
的
處
境
。

我
不
用
什
麼
理
論
，
只
需
要
問
眾
演
員
他
們

的
角
色
正
置
身
什
麼
地
方
。
皇
宮
對
嗎
？
皇

宮
是
一
個
怎
樣
的
地
方
？
是
一
個
人
人
都
規

行
矩
步
，
如
履
薄
冰
的
大
籠
牢
。
誰
敢
在
說

話
時
高
聲
大
嚷
，
擠
眉
弄
眼
，
惟
恐
人
家
不

知
道
她
在
使
奸
？
處
身
於
一
個
連
大
氣
也
不

敢
吸
一
口
的
樊
籬
中
，
再
加
上
監
製
設
計
的

沉
鬱
氣
氛
，
所
有
演
員
的
演
戲
基
調
都
應
該

是
喜
怒
不
形
於
色
，
低
調
內
斂
，
極
度
壓

抑
，
那
有
像
現
時
一
樣
，
大
家
都
好
像
在
女

校
的
課
室
般
自
由
自
在
，
無
拘
無
束
地
表
達

自
我
？
是
否
因
為
這
座
紫
禁
城
內
帝
后
皆

缺
？
那
班
氣
焰
和
說
話
比
主
子
更
大
更
多
的

宮
女
演
員
真
要
好
好
地
自
我
檢
討
。

鄧
萃
雯
和
蔡
少
芬
都
演
到
那
種
警
覺
性
無

時
無
刻
比
人
強
，
如
坐
針
氈
的
感
覺
。
你
可

以
不
喜
歡
陳
豪
選
擇
的
演
法
，
但
他
是
唯
一

一
人
嘗
試
以
另
一
種
面
貌
演
繹
他
的
角
色
，

完
全
沒
有
他
本
人
的
影
子
。
黃
德
斌
能
把
握

角
色
的
精
神
狀
態
，
我
等
待
㠥
看
他
角
色
的

變
化
。
關
禮
傑
也
合
格
，
若
編
劇
給
他
少
些

對
白
會
令
他
有
更
多
內
心
戲
可
演
。

與
陳
豪
相
反
，
繼
續
在
演
自
己
的
例
子
也

有
不
少
。
伍
詠
薇
仍
是
停
留
在
﹁
奸
角
基
本

法
﹂
的
層
次
，
我
早
已
猜
想
到
她
的
演
法
。

李
麗
麗
是
選
角
之
誤
，
演
員
本
身
的
條
件
無

法
肩
負
起
與
如
妃
抗
衡
的
貴
太
妃
一
角
。
簡
慕
華
演
什

麼
角
色
都
是
簡
慕
華
式
的
說
話
方
法
、
節
奏
、
聲
調
和

語
氣
，
咬
字
發
音
很
有
問
題
，
她
在
劇
中
的
氣
焰
相
信

比
缺
席
的
皇
后
還
要
高
漲
，
是
一
個
不
合
格
的
表
演
。

不
過
，
若
要
我
選
出
最
討
厭
的
演
員
，
我
一
定
會
投
飾

演
佑
香
那
名
演
員
一
票
。
她
的
咬
字
發
音
、
演
技
談

吐
、
表
情
神
態
全
都
令
人
反
感
，
誰
要
看
後
宮
內
造
作

的
港
女
？
春
琳
宮
女
也
有
類
似
問
題
，
後
期
已
有
改

善
。
說
真
，
我
反
而
不
討
厭
說
廣
東
話
不
靈
光
的
苟
芸

慧
、
楊
秀
蕙
和
杜
燕
歌
。
他
們
有
口
音
但
仍
要
演
古
裝

劇
的
責
任
在
監
製
而
不
在
他
們
，
那
些
在
香
港
土
生
土

長
但
講
廣
府
話
仍
有
問
題
的
演
員
才
是
最
大
的
問
題
。

倒
有
一
個
問
題
想
問
創
作
人
：
清
朝
宮
女
真
的
可
以

如
此
氣
勢
如
虹
？

《金枝慾孽貳》的演技
小　蝶

演藝
蝶影

︽
旅
伴
︾
是
內
地
火
車
讀
物
，
常
乘
坐
火

車
往
返
香
港
廣
州
，
經
常
有
機
會
讀
到
。

一
本
免
費
雜
誌
，
當
然
以
廣
告
為
目
標
，
無

可
厚
非
，
沒
資
源
也
生
存
不
了
。

但
打
開
一
本
雜
誌
，
滿
眼
如
非
樓
盤
便
是

酒
樓
菜
館
廣
告
，
內
容
更
是
相
關
益
客
戶
的
軟
性

宣
傳
，
滿
眼
商
業
，
讓
本
來
已
因
工
作
而
疲
倦
的

雙
眼
更
加
疲
倦
，
誰
還
有
興
趣
再
讀
下
去
？

商
業
重
要
，
但
讓
讀
者
有
耐
性
讀
下
去
更
重

要
，
未
能
讓
讀
者
眼
神
留
下
的
文
章
純
浪
費
。
叫

人
親
近
的
報
刊
，
除
精
彩
圖
片
始
終
不
離
窩
心
文

字
。
人
物
專
訪
尤
其
重
要
，
就
算
不
是
第
一
手
專

訪
，
也
是
透
過
翻
譯
高
手
成
就
一
篇
好
文
章
，
讀

後
回
甘
，
起
碼
讓
出
版
報
刊
而
浪
費
的
紙
張—

木

漿—

樹
木—

大
自
然
得
到
公
德
回
報
。

過
去
香
港
幾
份
大
報
，
名
周
刊
、
月
刊
都
具
備

好
手
訪
問
文
章
。
某
次
被
訪
，
分
四
個
時
段
，
在

不
同
位
置
完
成
。
就
算
那
是
近
二
十
年
前
的
古
老

年
代
也
不
多
見
，
時
至
今
天
，
回
想
仍
然
感
激
，

透
過
那
次
訪
問
感
受
到
自
己
被
尊
重
。
今
天
訪
問

一
般
透
過
電
話
，
甚
至
在
電
郵
甚
至W

hatsA
pp

上

完
成
。
莫
以
為
新
世
代
新
溝
通
，
最
終
只
成
就
缺

乏
溫
情
，
驅
使
一
個
社
會
人
與
人
關
係
向
下
調

整
。好

的
人
物
訪
問
重
要
，
百
味
人
生
如
鏡
，
讀
人

家
故
事
反
映
自
己
。

︽
旅
伴
︾
也
依
靠
廣
告
維
生
，
然
而
排
放
合

理
，
稿
件
平
衡
，
旅
遊
稿
打
動
人
心
，
讓
讀
者
想

要
出
門
旅
遊
。
封
面
人
物
專
訪
翻
譯
文
章
尤
其
詳

盡
精
彩
，
在
今
天
人
人
都
以
為
無
人
再
讀
文
字
，

也
不
鼓
吹
好
人
好
事
的
年
代
尤
其
可
貴
。

四
月
號
人
物
兩
屆
奧
斯
卡
金
像
影
后
，
才
女
茱

地
．
科
士
打
︵
朱
迪
．
福
斯
特
︶
將
她
性
格
特
質

乾
乾
淨
淨
呈
現
眼
前
，
卻
沒
有
特
別
加
鹽
加
醋
描
述
她
公
開

同
性
戀
的
身
份
，
平
常
舒
服
筆
觸
描
述
，
那
是
對
當
事
人
起

碼
的
公
平
尊
敬
。

五
月
份
，
英
國
女
星
姬
拉
．
奈
莉
︵
凱
拉
．
奈
特
利
︶
為

主
角
。
英
倫
玫
瑰
不
過
二
十
多
歲
，
七
歲
入
行
當
演
員
，
中

間
高
峰
包
括
曾
入
選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影
后
競
逐
，
但
演
技
仍

需
磨
練
，
單
憑
天
生
吸
引
外
貌
並
不
為
足
，
卻
往
往
被
同
輩

演
員
，
如
納
妲
妮
．
寶
曼
︵N

A
T
A
L
IE

PO
R
T
M
A
N

︶、
嘉

莉
．
麥
萊
根
︵C

A
R
E
Y
M
U
L
L
IG
A
N

︶
等
精
彩
演
技
兼
上

位
速
度
力
壓
。
作
為
一
名
演
員
，
縱
使
A
級
一
線
明
星
，
何

嘗
沒
有
隱
憂
與
煎
熬
？

透
過
娓
娓
動
人
文
章
道
來
，
叫
讀
者
分
外
投
入
。

旅伴
鄧達智

此山
中

在農村老家，春天最多的就是「花」。花是賞心
悅目的，可與花有關的那些事，卻是令人懷念、
糾結和思考的。
沒參加工作前，每年春天，有空回家時，父母

幾乎都在果園裡給花授粉。最早時黃梨值錢，家
裡梨樹多。父親把吸煙剩下的那種絲棉香煙嘴的
一端綁到鐵絲上，然後扎在細桿子梢備用。
老家的梨樹品種多，我知道的有子母梨、油棉

梨、棉梨、香水梨、墜子梨、池梨、雪花梨、鴨
梨等。這些品種的梨，產量最多的是土生土長的
子母梨。而池梨開花最早。那時候黃梨銷售價格
高，是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父親等池梨花剛剛
含苞待放時，就去山上的梨樹枝頭採上半籃回
來，揪掉白色花瓣，用棉棒擦下花蕊攤撒到薄紙
上，放到紙箱內用通上電的燈泡慢慢炙烤。烤上
大半天，看到花藥燥裂有淺黃色的花粉露出即
停。
那時候，農村老家的梨樹，大的比四五個成人

的腰還粗。鄉親們給這樣的梨樹授粉，只能爬到
樹上，或蹲或站或依或坐在樹枝上，一人在脖子
上掛個盛花粉的小玻璃瓶，拿㠥自製的花粉刷顫
巍巍一朵朵梨花去點。
給梨花授粉，乍一聽是好事。滿樹白花，香氣

四溢，在這樣的樹上幹活，多有趣多享受啊！事
實上，給梨樹授粉非常累人。靜止在高高的樹枝
上，頂㠥烈日，吹㠥暖風，睏倦之意襲來，一不
小心就可能跌下去，摔個四仰八叉頭破血流。花
粉刷細長，有風吹來時，花枝和花朵隨風搖擺起
伏，經常是連點幾下都不中。只給一兩棵梨樹授

粉還能忍受，若幾十上百棵梨樹接連授下來，則
疲憊枯燥，十分難熬。
給黃梨授粉的事兒，持續了十多年。這些年，

隨㠥黃梨價格的一跌再跌，蘋果、桃和山楂等果
樹逐漸多起來。不給梨樹授粉了，給山楂授粉又
成了春天最大的活計。「九二零」這種農藥出現
前，給山楂授粉和之前給黃梨授粉一個模式，唯
一的不同是山楂樹多是剛栽幾年的小樹，多數站
在地上就能完成，省去了竄上竄下爬樹的環節。
最近這三、五年，給山楂樹授粉有了新方法，

把買來的「九二零」粉劑用酒一兌，摻入水中，
用噴農藥的機子朝山楂樹的花枝上噴噴就行。噴
霧器授粉，比傳統方法高效得多，也輕鬆得多。
參加工作後，每年春天再偶爾歇班回家時，父

母親不用傳統方法給花授粉了，卻照樣不閒㠥，
他們得去給果樹一棵棵「疏花」。
疏花這個活，沒幹過的光看字面意思恐怕真不

懂。在這裡，「疏花」不是形容詞「花兒稀疏」
的意思，而是「使花朵稀疏」的意思。「疏」這
個形容詞，被根本不懂語法的鄉親們給當成動詞
用了。妙的是，這正符合「形容詞動用」這個用
法。
給山楂疏花，和以前用傳統的方法授粉一樣麻

煩。花朵多的地方，必須掐去幾朵，如果不掐除
過多的那些花朵，樹上結出的山楂個頭就小，影
響秋天山楂的價格，而且還會影響到第二年的掛
果率。疏花與授粉比，不光累人，還是個經驗要
求比較高的活。
授粉和疏花，我都是偶爾幫忙。現在是因為工

作，很難恰好抽出時間。小時候，則是因為我感
覺授粉不如栽棵小樹苗、嫁接個小樹更輕鬆、有
趣和有意義。把不同品種的梨樹互相嫁接，把不
同品種的山楂互相嫁接，甚至突發奇想把桃樹嫁
接到杏樹上，把核桃嫁接到老柳樹上⋯⋯
那時候，我嫁接死的樹多，嫁接活的樹少。可

一旦看到自己嫁接過的樹發芽了，那種成就感相
當強烈。即便是在優良品種的山楂樹苗上又稀里
糊塗重新嫁接上一個根本不值錢的品種，也照樣
樂滋滋美上好多天！
上次回老家，正趕上山楂花開。父母親去山上

給山楂疏花去了。我家的山楂園東西南北四個方
向都有。我試探㠥去北山找。路上，突然看到路
邊有一抹鮮艷的紅色，像是從刺槐樹上盛開的。
記憶中，刺槐花一直都是白色的，路邊的那是什
麼花呢？
花兒的美艷和內心的好奇牽引㠥

我的腳步，讓我大步靠近它。開花
的那個花枝和葉子像刺槐，但絕對
不是刺槐，應該是某一種觀賞槐
吧？我猶豫㠥，順㠥花枝往下看，
花枝下面的不遠處，有個明顯的嫁
接過的疤痕。再往下看，下部那些
新發的枝條上，一個個針刺格外刺
眼。低下那半截樹，確實是刺槐
樹。
大概十多年前，附近的山上和村

莊周圍，大刺槐樹都被砍伐掉了。
再後來，連小樹苗都很少再見到。
這些年，一提到刺槐樹和刺槐花，
我就只能回憶。小時候，我經常一
手抱㠥樹幹一手捋把潔白的刺槐花
塞進嘴裡，大口咀嚼㠥，滿口甜

香！那時，每逢刺槐花盛開，小山村到處都飄溢
㠥清香。爬到樹上砍下一根根掛滿枝條的刺槐
花，枝葉餵羊，捋下的花兒讓母親用熱水燙後給
我們包水餃吃。刺槐花餡鬆軟勁道，裡面摻上點
兒碎肉，香味直流，燙燙的，味道極其鮮美！
歲月在長，花兒的經歷也在變化。從給黃梨授

粉到給山楂授粉，再到給山楂疏花的種種改變，
經歷了很多年，這是一種認識上的進步。這種進
步，意義遠遠大於砍伐和嫁接。
雖然嫁接既能得到想要的艷麗，又保留了生命

固有的一點點根基，但即便這些根基還能再次發
芽、長大，可它們無奈托舉㠥的那些傷疤，卻是
個永遠都抹不掉的人為的痛！
疏花路上遇到的那幾枝紅艷的確很美，可它的

美麗，同時遮蓋了記憶中那一串串潔白的印記和
香氣。

疏花隨想

■嫁接的美艷花兒。 作者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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